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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国庆节到来前，赵玉华跟着老年大学组织的活

动去安吉旅游了 2天。赵玉华退休后的老年生活并

不孤寂，反而过得有滋有味。赵玉华的祖籍是辽宁，

在她小时候跟随父母一起来到了宁夏生活工作。

2008年时，赵玉华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后跟她老伴两

人来到奉化跟女儿一起生活，为了能够上老年大学，

同时把自己的户口也迁了过来。

宁夏的天气干旱，初到奉化时，她并不适应南方

过于湿润的气候，以前也只在书上或网上了解到南

方的冬天又湿又冷。刚到时，赵玉华经常问周围的

人奉化的冬天有多冷，或是夏天有多热，直到自己真

正经历过，才有了切身体会，“南方没有地暖，但所幸

大部分室内有空调，冬天的时候就在空调房里也不

会觉得太冷。”赵玉华说。

在老年大学，赵玉华报了一个太极班，平时经常

会约着同学一起打太极或跳广场舞，不仅丰富了生

活，还锻炼了自己的身体。2017年时，赵玉华参加

了奉化城市运动会开幕式上的太极表演，为了将节

目效果发挥到最好，她跟着大家一起练习准备了 3
个月，丝毫不敢懈怠，最后演出完成得十分出彩。

但在老年大学，她发现跟奉化当地人的交流有

点困难。奉化方言和北方的口音相差太多，她经常

参与社区里的活动才稍微了解一点奉化话，有时候

参加会议也是靠着自己的猜测才大致理解会议内

容。为此赵玉华打趣道：“要是老年大学里有个奉化

方言培训课，我一定第一个报名。”

除了在老年大学的业余生活，她还积极参与社

区组织的活动。赵玉华是名老党员，社区的公益行

动、捡垃圾、各种宣传……经常可以见到她的身影，

只要有需要，她都会积极参加。

但是赵玉华的身体并不是很好，需要经常去医

院看病检查。这也是她在奉化生活遇到最头疼的

事：医保无法报销。以前医保在宁夏，要报销只能去

当地的人社局，而且仅限住院费用，十分不便。上两

年她得了肺炎，在宁波看病花了 1万余元，只能由自

己承担。今年年初赵玉华特地把医保迁到了奉化，

但是后来发现门诊就医仍然需要自费，因此她最希

望的是异地医保结算能够早日解决。

赵玉华的女儿和女婿都在波导公司上班，平时

工作非常忙，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她跟老伴就负

责在家收拾家务、做饭、照顾外孙，把家里打点妥

当。节假日时，老两口也会跟着子女四处旅游，一家

人一起走过了许多国家与城市，对于他们来说，生活

已经十分满足了。但是她的父母与姐妹还在宁夏生

活，这也是让赵玉华放心不下的地方，每隔一两年，

他们一家人就会回老家去过春节，看望老人。有时

候家乡有喜事，他们却因为相距太远无法参与其中，

只能看着手机感受家人的喜悦，这也是让她觉得遗

憾的事。

图为在打太极的赵玉华（中）。

“希望早日解决就医难题”

奔走故乡和他乡，“老漂族”为子女上演“双城记”
记者 康新欣

故乡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个太过厚重的词，它承载着人们心底最深的感情，对成长的回忆，对家的眷恋。安土重迁、落叶归根，是千

百年来国人亘古不变的念想，不管离家再远，每逢中秋、春节这样团圆的日子总要不远万里地回家，更不用说在外打拼了几十年的人，

思乡的心会随着年月增长更甚一分。然而并非所有人都那么幸运，可以在家乡安度晚年，也有人不得不因为生活因为子女背井离乡，

来到异地他乡，开始另一种生活。“老漂族”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老漂族”是指为支持儿女事业、照顾第三代而离乡背井，来到子女工

作的城市的老年人。他们在城市里生活通常没有朋友，内心十分孤独，想回家乡却又放不下子女。本期每周关注，记者走近“老漂族”，

了解他们的生活与现状。

康新欣
每一座城市里或多或少都有“老漂族”的

存在，只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存在太过弱势，以
至于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但其实这些老人
也跟那些随着父母在外漂泊的孩子一样需要
人们关怀，去留意他们的需求。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老漂族”其实大部
分的需求是相似的：虽然物质生活上不需要
过多担心，但身处异地他乡，他们中的大部分
人没有什么朋友，精神方面和娱乐生活匮
乏。若是来到与家乡文化差异较大的地方，
与当地人的语言交流也成问题。就如刘创华
与赵玉华一般，虽然在奉化生活了10年，却
至今听不懂奉化方言，这或多或少会影响到
他们在这里的融入感与归属感。

此外，最让他们在意的还是就医问题，老
年人的就医次数要比年轻人多许多，但大部
分“老漂族”的医保还在原户籍地，只能看病
后回老家去报销，来回的路程远不说，且耗费
精力与时间。因此大部分“老漂族”看病所需
的支出比当地人多很多。对于异地生活带来
的不便与不适应，有的老人想回老家，但又担
心子女的孩子无人照顾，而陷入两难的境
地。以上问题其实是许多“老漂族”目前的生

活现状。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发布的数据

显示，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
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
辈的比例高达43%，此外还有部分流动老人
是为了与子女团聚而自行异地养老和务工经
商。对于这部分庞大的人群，其实我们应该
给予更多的关注。一些相关部门与社区应做
好相应统计工作，了解自己城市目前这一人
群的数量。对于他们遇到的语言交流问题，
可以提供相关方言公益教学课程，既能帮助
外来老人学习奉化话，也有利于奉化方言的
传播与保护。

而就医方面的难题，则需要更多时间去
完善。虽然目前这一问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
式，但是整个社会却是在为此努力改善。如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异地门诊联网结算的发
展就是一大进步。市民只要到就近的医保经
办机构办理异地居住就医备案，便可享受门
诊就医社保卡直接结算，为市民异地就医提
供了很大便利，至少对于长三角地区的“老漂
族”来说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就医难
题。对于其他地区的“老漂族”，相信在不远
的未来也会有这样的发展与进步。

“老漂一族”的情和难

施常群来到奉化已有13年，2006年她跟丈夫从

安徽老家带着两个双胞胎儿子一起来到宁波打工。

最初是在姜山工厂里做机械抛光工作，后来辗转来

到奉化，住在力邦社区，这一生活就是13年。

2011年，施常群的孙子和孙女相继出生，为了

照顾孩子，她跟老伴陈习年两人双双辞去了工作，一

心在家里带孩子。“儿子跟儿媳妇都要挣钱养家，娃

娃没人带只能由我们帮忙。”施常群说，自从孙子出

生后就再也没有去上过班了，一是身体不好，另外也

希望能尽自己的力去帮助子女，在经济上无法给予照

顾，希望在生活上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让他们无后

顾之忧。

带孩子虽然辛苦，但看着孙子孙女稚嫩的脸庞，

夫妻俩的内心是喜悦的，两个孩子的到来让他们对生

活充满了希望。在他们住的力邦小区同龄人群中，基

本都是像他们一样过来帮子女带孩子的，来自全国各

地的都有。

两个孩子上了幼儿园后，陈习年在家里耐不住寂

寞，又找了份工作开始上班。但是施常群的身体已经

无法再长时间劳累，所以只能在家里休息。她在奉化

没什么朋友，在奉化 10多年，对周围的人也并不熟

悉，只有三两个朋友稍微说得上话。“有时候她们会叫

我一起出去逛街，去外面走走也挺好的。”这种时候，

施常群一般都会欣然答应。“以前有一些熟悉的老乡，

但是后来也慢慢走了，有的人在奉化不习惯就又回老

家种地去了。”如此一来，能说话的人就更少了。

施常群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手机上唱全民K歌，有

时候一唱就是一两个小时。除了接两个孩子放学，她

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处，几年的时光已经让她习惯了这

样的生活方式。虽然有时候会感觉寂寞，但是施常群

内心还是满足的：一家人都在奉化生活，老家没有了

牵挂。在奉化 10多年，当地的方言已经能听懂大半，

周末或者节假日时，会与家人一起去宁波周边走走。

东钱湖、新昌、溪口、杭州等附近地区他们基本都去

过。说起游玩，施常群能一一道出自己走过的路，想

起那些经历她轻轻笑道。社区里遇上节日还会有活

动，“儿童节的时候，社区还给我孙子孙女发了学习文

具，很感谢社区里的工作人员。”

去年，她的两个双胞胎儿子还在奉化买了房。奉

化是个很宜居的城市，他们一家人在这里生活了 10
多年，如今又在这里买了房，打算做个真正的新奉化

人。施常群说，现在的生活自己已经很满足了，子女

幸福、家庭和谐，只希望自己的身体能更好一点，不要

给孩子们增加负担。

图为施常群的孙子孙女。

“子女幸福我就满足了”

2007年，刘创华独自来到奉化帮儿子装修新

房，那是他第一次与奉化结缘，短短的 4个月里，他

在照顾装修之余，把奉化的大街小巷都跑了个遍，第

二次来奉化已经是在2年以后了。

刘创华今年 66岁，在退休前他是一名文字工作

者，其中，在湖北老家的报社工作了近 20年。尽管

已经离岗休息，仍然保持了写文字的习惯，喜欢在自

己的博客上写一些所见所闻，其中也包括奉化的风

土人情。

2009年，刘创华退休后跟老伴一起来到奉化，

跟成了家的儿子媳妇一起生活，并准备照顾孙辈。

这一来二去，夫妻俩至今已在奉化生活了 10年。平

时得空无事的时候也会骑着电动自行车四处转悠。

“我们在奉化生活其它都挺好的，就是精神生活欠充

实。”刘创华说，虽然已经在奉化 10年，但是当地的

方言却一点都听不懂，有时候小区里别人在嬉笑聊

天，自己想加入其中却是心有余力不足，能聊得懂说

上话的朋友更是寥寥。

刘创华平时喜欢拉二胡，有一次他老伴游金红

认识了同一小区正在上老年大学的老人，老伴觉得

他有时候在家待着也是无聊，便特意请那位老人带

他一起去上课。但是在老年大学他发现身边大部分

人都用方言交流，甚至老师上课也用方言，刘创华懵

懵懂懂地旁听了一节课，到最后什么也没听懂。更

何况老年大学也不会招收他这样的外地老人。从

此，便没再去了。

后来，他也曾下决心要学奉化方言，还专门去书

店买了本《如何学讲宁波话》，他对着书里词汇句子

学了一阵子，遇到不懂的会请教别人，结果出去按照

书上学的跟人交流，对方却一句都听不懂，他自己也

感到很搞笑。

在奉化生活多年，刘创华不时会回老家待上一

段时间，家里还有一个 80多岁的老父亲，让他颇为

牵挂。一开始他还会坐火车或飞机来去，后来便干

脆选择自驾往返，从奉化到湖北洪湖老家，约 1100
公里的路程不走高速一般需要两三天时间，他沿着

省道一路向西，既能打发时间，也能一路欣赏途中的风

景，随时停车随时休息，也别有一番趣味。

有时候在手机里他会跟一些老朋友聊起各自的近

况，他发现大部分同龄人的情况都很相似：在天南海北

地帮子女照顾孩子，上海、北京、杭州……既有在大城

市定居的人，也有在小县城像他一样的情况。在大城

市生活，娱乐生活丰富，老同学老同事们除了带孩子，

业余生活也蛮充实的。而对比自己，他说：“在奉化这

地方，离宁波中心城区较远，提供给外地老人的活动空

间小，要是让生活更加充实一点就更好了。”刘创华表

示，近两年认识了一些“同路人”，日子便好打发一些

了。

随着这些年奉化市政建设的飞速发展，各方面都

有很大的改善，他对在奉化的生活是满足的。地方虽

小，幸福指数却不低。作为东部沿海地区，不管是经济

还是人们的观念都比老家要先进。刘创华常常会将两

地进行对比，观察奉化的点点滴滴，了解当地的人文情

怀，但心里又总惦记着自己的老家。

他说，这种“两头跑”，两地都有家的感受其实也还

是幸福的。只是等孙子再大一点，如果自己和老伴的身

体都还好的话，或许在老家住的时间要多一些、长一些。

图为刘创华夫妇。

“要是能学会说奉化话就好了”


